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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产品是人类社会劳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共同生产出来的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即生产者出让使用价值获取价值的过程。本文从生态产品的概念、范围、功能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生态产品从生产到被利用的全流程蕴含的人类社会劳动，总结出生态产品价值即人类社会劳动的价值在自然生态系统创造的原初价值上的再创造,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即生态产品生产者出让使用价值获得价值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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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产品
（一）生态产品的概念和范围
1、生态产品产生背景
“生态产品”概念从无到有，关于生态产品价值的研究经过10年的研究成果得到逐渐完善。2010年12月21日，《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首次提出“生态产品”概念。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长江经济带要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2、生态产品概念
当前，学术界和政府机构关于生态产品的概念尚未达成一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认为“人类需求既包括对农产品、工业品和服务产品的需求，也包括对清新空气、清洁水源、宜人气候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这是政府文件中关于生态产品最早也是截至当前唯一的定义。
王金南（2020）认为生态产品是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中可以市场化的生态服务[1]。此定义界定生态产品范围过小，只限制在可市场化的范围内，而忽视了当前无法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生态产品。
张林波等人（2019）将生态产品定义为生态系统通过生物生产和与人类生产共同作用为人类福祉提供的最终产品或服务，是与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并列的、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求的生活必需品。具有市场交易、人类消费、终端产品等特征[2]。此观点，颇具代表性，本文亦采用此定义。
（二）生态产品的来源
由生产产品的定义可知，自然生产是所有生态产品产生的基础。在自然生产的基础上，根据是否加入人类劳动，从生产方式角度生态产品可分为自然性（原生态）生态产品和人工创造性生态产品等两大类。
自然性（原生态）生态产品是指原始健康的自然生态系统生产和提供、满足人类生活需求的生态产品，如清新空气、雪山融水、安全土壤、洁净河流等。人工创造性生态产品是指由人类劳动参与的自然生态系统生产和提供满足人类生活需求的生态产品，如农林产品等。此条目中的人类劳动参与主要包括人工直接营造的自然生态系统（如沙漠地区植树造林、建筑物外墙栽培植物等）、人工恢复及改造的自然生态系统（如生态修复、环境治理等）。
（三）生态产品的构成
相较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产品的范围要小。生态产品是生态系统服务中间和终端的产品和服务，功能服务主要包括供给服务（如食物、木材等）、调节服务（如干净水源、清洁空气等），以及文化服务（如精神愉悦等）。
（四）生态产品的使用过程
人类享受到高质量的生态产品需要经历“生态产品生产—供需桥梁搭建—生态产品维持—需求者的使用”等4个主要环节，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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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生态产品的生产与利用流程

1、生态产品生产
生态产品生产只由原始以及人工改造的自然生态系统通过生物生产过程制造而成的能够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求的产品。
2、生态产品供需桥梁搭建
生态产品供需桥梁是生态产品生产和被使用之间的关键环节，也是产品与需求者之间建立关系。其涵盖生态产品的开发、经营等劳动，也包含供应关系的维持等劳动。其中，开发程序包括生态产品的发掘、规划等环节，经营程序包括生态产品的转运、销售等环节。
3、生态产品维持
生态产品维持是指为保障生态产品的质量以达到人类美好生活需求标准所必须的程序。具体包含生态产品及其产生基础（自然资源系统）质量的保护规划、日常保护、提升等所采取的一系列计划和措施，以及为保护生态放弃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
4、需求者的使用
需求者的使用是指生态产品经过一系列的人类劳动后，被人类使用，满足人类生活需求。主要为需求者为获取并使用生态产品所采取的行为，包括需求者购买（付费型）、享受。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一）劳动
1、马克思关于劳动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桥梁。关于劳动，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开创性地创立了劳动二重性学说，指出生产商品的劳动，既是具体劳动，又是抽象劳动[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到：“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4]。
抽象劳动存在于具体劳动之中，共性寓于个性之内。进行任何具体劳动，生产任何商品，都要消耗人的脑力和体力，这种体力和脑力的耗费就是抽象劳动。
2、新时期的劳动范围
在传统劳动价值论中，人类社会劳动只包括人类生产，即专属于人类有目的的社会生产活动，不包括自然本身生产自然产品的能力[5]。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创新，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劳动的创造性不断提高，当代劳动的范畴也不只集中在100多年前大机器时代的体力劳动。劳动的概念和范围也在向更广阔的领域不断延伸，已经开始由物质生态领域生产向非物质生产领域转移，以体力劳动为主向以脑力劳动为主转变。
（二）价值
1、马克思关于价值与使用价值的论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写到“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这是马克思在价值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创新。马克思认为，价值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使用价值反映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使用价值与价值相互统一，彼此不能分离，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载体。
使用价值与价值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相互转化。要取得价值，必须将使用价值让渡给别人，换回的是价值，即货币；反之，消费者要取得使用价值，必须把价值让渡给他人。
2、价值来源的讨论
关于人类劳动是不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中国理论界进行过积极的研究和谈论。邓先宏等人认为，活劳动是人在劳动过程中脑力和体力的耗费,是创造价值的活的源泉，无论劳动领域的拓展、劳动形态的变化 ,还是脑力劳动比重如何增加,都没有改变这一实质[4]。但他也认为，物化劳动虽然不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但它是创造价值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对价值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引用威廉·配第的《赋税论》，即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6]。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写到“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体现”[7]。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是生态环境要素，也就是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和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同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虽然马克思认同了人类劳动和自然资源共同创造了财富，也他也认为只有抽象劳动，才是价值的真正实体和源泉[4]。恩格斯也曾指出，“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8]。由此，可以看出，虽然自然生态系统不是价值的最终源泉，但是确实使用价值的源泉。
三、生态产品的价值分析
（一）生态产品的劳动参与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我们当今的外部环境与马克思时期相比已经发生巨大的变革，如今的“劳动”“商品”等概念都出现了与时俱进的延展。这就要求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当用最新的科学知识和发展的视角认识客观世界，分析客观问题。 
一项物品之所以被称为“产品”，是因为其具有生产过程，凝聚了人类社会劳动。根据前文定义，生态产品是人类美好生活需求的必需品，来自于自然生态系统[9]，也凝聚了人类社会劳动。有学者根据生物生产、人类生产参与的程度以及服务类型，生态产品可划分为经营性生态产品和公共性生态产品两类[2]。
1、经营性生态产品的价值
随着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不断加强,人类社会随之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劳动，重建、恢复、补偿、保护与建设生态环境, 使之具有使用价值。经过人工营造、人工修复后的自然生态系统在人工劳动的参与下，共同生产生态产品。此环节凝聚了营造、修复过程中的人类社会劳动和生产过程中的人类社会劳动，即人类社会劳动创造了经营性生态产品，产生了生态产品的价值。
2、公共性生态产品的价值
由健康的自然生态系统直接经过生物生产产生的生态产品即公共性生态产品。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生态环境要素，也就是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和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是使用价值的源泉[7]。故而生态产品虽没有人类的生产加工过程，仍然具有使用价值。因此，部分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直接生产生态产品，此过程没有凝聚人类生产（人类社会劳动），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价值。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机械式理解和教条式套用[10]，正是此种错误的观点，造成了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本文认为，公共性生态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并非只有自然生态系统参与，也凝聚了人类社会劳动。原因在于，一是当代人类的各种智力、体力、直接、间接的劳动，已经流转和凝聚在了生态系统之中, 促使当代人类社会劳动创造生态价值[11]。二是人类活动的触角已经覆盖到地球的任何角落，完全不受干扰的自然生态系统已不复存在，而当前健康的自然生态系统，必定倾注了人类放弃发展、阻止干扰的付出，而这一过程也是人类社会劳动的一种形式。
因此，公共性生态产品虽然在生产环节没有人类劳动的参与，但是由于生产者（自然生态系统）在其他方面蕴藏了人类的社会劳动，所以公共性生态产品具有人类社会劳动才能产生的价值。
（二）生态产品的价值分析
1、生态产品的价值来源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认为，抽象劳动产生商品的价值，具体劳动产生商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定义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生态产品的界定使得其符合马克思关于“商品”的范畴。
自然生态系统本身早就存在价值,这种价值是原初性,是自然生态过程创造[11]。健康的自然生态系统产生的生态产品本身具有“价值”，又加之凝聚了人类社会劳动；而凝聚人类社会劳动的自然生态系统生产的生态产品更是凝聚了人类社会劳动。由此可知，生态产品的价值是人类社会劳动的价值在自然生态系统创造的原初价值上的再创造。
2、生态产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
根据上文所述，针对生态产品的人类抽象劳动产生了生态产品价值，针对生态产品的人类具体劳动产生生态产品使用价值。
生态产品的使用价值。生态产品的使用价值就是自然生态系统生产凝聚人类社会劳动产生的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要，即生态产品提供于人类需要的功能服务，包括生产产品的供给服务（如食物、木材等）、调节服务（如干净水源、清洁空气等），以及文化服务（如精神愉悦等）。
生态产品的价值。根据价值的定义，生态产品的价值是凝聚在生态产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体现人与人的社会属性。石敏俊认为生态产品价值就是人们愿意为生态产品带来福利改善而支付相应的对价[12]。
生态产品的价值在人类意识到存在之前就长期存在。但是，由于过去对生态价值的认识不足，以及资源无价、生态无价、人类可以无偿使用自然资源等错误理念的深入人心，人类长期获取生态产品的使用价值，而无需进行交换价值。
（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现在开展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即推动生产者将生态产品的使用价值并成功转让，也就是搭建畅通的渠道让需求者为获取生态产品的使用价值而必须转让出价值，生产者出让生态产品的使用价值能够获得价值。
生态产品是人类劳动和自然生态系统合作生产而来，出让生态产品使用价值，则需要保障参与劳动的人类和自然生态系统都获得价值。
1、经营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对于经营性生态产品，通过市场化路径，建立顺畅的产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转化渠道，遵循“谁消费、谁购买”，完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要途径包括生态产业化经营，如特许经营、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品牌标识等。
2、公共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对于公共性生态产品，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国家具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管理职能，应该作为整体组织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7]，并认为平等与公正是生态公共产品思想的基本维度，即所有社会成员都有权享受生态公共产品，并可以从良好的生态环境中获得舒适的感官体验。
公共性生态产品需要真正进行联合生产、合理调节、共同控制、社会分配和社会占有[13]。因此，公共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遵循国家组织、平等与公正、保证公平有效供给为原则。确保生态产品的公共属性不改变，产品质量不降低，分配的平等与公正性不丧失。
建立公共性生态产品的价值补偿机制,针对无法建立价值与使用价值互换的情况，由政府（国家）即充当公共性生态产品的购买者（利用者），又充当产品的出售者（生产者），实现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互相出让。例如，针对跨境河流，由下游地区人们已获得了河流产生的优质公共性生态产品的使用价值，那么下游政府代表全体利用人（使用价值获得人）应当向上游地区的政府出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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